
“千难万难，不离崂山”，这是青岛
“土著”最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一句话。
说这句话的胡公峄阳先生，在今城阳东
流亭社区的胡氏居民口中，被尊称为“胡
三太爷”，盖因在家谱上，胡公为人师表，
劝人向善，对穷苦百姓有求必应，不求回
报。同时，他又是当地乡亲尊崇的一尊

“神”，被当作狐仙崇拜。2014年胡峄阳传
说作为民间文化类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
级“非遗”名录。

胡峄阳，名良桐，后更名翔瀛，号云
屿处士，据清乾隆五年(1740年)《莱州府
志》载：“胡翔瀛，操履端洁，邃于理学，邑
人所称峄阳先生。”因其饱读诗书，精通
周易，虽终生未仕，却被尊为“布衣先
哲”。胡峄阳是流亭胡氏的第十代，被后
人尊称为十世祖。胡父胡际泰虽致力农
桑，但一直家风秉承、注重子女教育，尤
对胡峄阳寄予厚望。这从他给胡峄阳取
的名字上便可见一斑：邹县峄山之南有
洞，孔夫子曾在此聚徒讲学，胡际泰希望
自己的儿子见贤思齐，以后亦成为通晓
诗书之人，于是便给爱子取字“峄阳”；而
峄山周边盛产桐木，古传桐木乃凤凰栖
居之吉木，故取名“良桐”，期望儿子步圣
人后尘，做崇尚礼仪、品行高洁之人。

胡峄阳少时就读于洼里村私塾，继
而深造于崂山古刹慧炬院。清顺治十二
年，16岁的胡峄阳赴莱州府应童子试，而
此行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这童子试
一考就是三日，为了防止应试学子携带
书籍、小抄，所谓“夹带”入场，监考官都
会要求考生脱掉衣服进行全身搜查。胡
峄阳见状大怒，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侮

辱，当下愤然斥道：“执事为国家求
贤，奈何窃盗相视！”然后拂袖离
场，弃考而去，发誓从此不复科考。
如今看来，按照胡峄阳的才学造
诣，如果出仕必能做个好官，但他

生就傲骨，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放
弃考取功名的机会。

此番“罢考”后，返归乡里的胡峄阳
更专心精研儒学经典，著书立说。成人后
设馆授徒，虽家境清贫，“蓬室瓮牖”，却
坚守“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取，一
介不与”的持身之道。他曾赋诗明志，曰：

“我能耕，田何有？我能读，书在手，有书
可读堪白首，笑语山妻解此否？君勿负，
柳溪柳。 ”

《崂山志》载：胡峄阳生有异禀，精研
《周易》，于濂洛之学别有微契。家贫甚，
一介不苟取，蓬室瓮牖，悠然自得。虽雅
工制艺，但视进取之途泊如也，唯与老
(崂)山百福庵蒋清山道长相交甚密。这蒋
清山乃饱学之士，潜心修道之余尤喜研
读收藏经典书籍，百福庵一时成为崂山
著名藏书院之一。蒋道长住持百福庵时，
胡峄阳先生每年都应邀到庵中小住。

明、清初志怪小说，狐精、狐仙故事
蔚为壮观，《三遂平妖传》、《封神演义》多
言狐事，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包
罗万象，缠绵悱恻，狐仙故事达到巅峰。
蒲松龄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游览过崂
山，并暂住太清宫，其间创作了名篇《崂
山道士》、《香玉》。蒲松龄对狐仙情有独
钟，为什么没写过崂山的狐仙呢，这似乎
是一个谜。

当时崂山盛拜狐仙，有一个传奇人
物就是胡峄阳，人称胡三太爷，也称狐三
太爷。据说蒋道长与蒲松龄相识，蒲松龄
是否略晓胡峄阳的传奇轶事，也未可知。
但知一理学名儒，游崂山而常住狐仙山
洞，一住就是数日。更有传说，胡峄阳常
住的寂光洞旁，在胡先生逝后，有一个狐
狸的坟墓。每年的正月初八，说是狐仙生
日，山民多拜之，以求祥瑞。奇巧的是，这
一天，正是胡公的生日。

胡峄阳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即墨县志》记载其“年七十余预示
死期，无疾而逝”。胡氏族人在流亭村建
胡峄阳祠堂，堂内挂对联一副，正是其生
前契友蒋清山道长所撰。上联为：“歉而
不歉，乱而不乱，唯居之崂山最稳”；下联
为：“儒也为儒，仙也为仙，精神与墨水同
长”。

胡峄阳
与崂山狐仙文化

【行走齐鲁】

□曹恒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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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浙泉正月十五忆“抡花”

我的老家有个传统习俗：正月十
五晚上举办叫做“抡花”的节日喜庆活
动。

抡花过程简单说来，就是先把生铁
（铸铁）片砸成如同二分钱钢镚儿大小
的小块儿，和木炭一起，层层间隔地码
在两个专门制作的铁笼子里，笼子底部
垫有茅草，头一层是木炭。事前选好地
址，在平地上挖好大小相应的浅坑；届
时要竖起一根木杆，高约一丈多，粗如
茶杯口，顶部固定着一个构造简单的架
子。准备完毕，各就各位，将两个铁笼子
挂到架子上，铁笼底部至地面有适当距
离，并把草点燃。

开始的时候，两名“摇杆子”的同时
双手紧握木杆，配合默契，从微微、慢慢
转圈儿，逐渐使劲，而后成为“反复运
动”；由于地上有坑，木杆不会“脱槽”；
而两个铁笼里的木炭受离心力作用，越
烧越旺，达到一定温度，生铁便会在基
本熔化的状态下“脱笼而出”，溅起绚丽
多彩的铁花。只是有个问号留在脑子
里：笼子里的铁快化了，可是编笼子的
粗铁丝却好好的，同样是铁，怎么不一

样呢？数年后在济南读铁路中专，学了
金属工艺学才知道，原来，铸铁的熔点

（熔化时所需的温度）是1100多摄氏度，
而纯铁则要1500多摄氏度，此二者绝不
会“同归于尽”。

身临其境，深感此景之美，可惜好
几年我仅赶上过一回。究其原因，乃是

“原材料”极度匮乏。木炭倒好说，只要
用硬木树枝烧制即成；关键是生铁，当
时唯一的来源就是铁锅，然此乃农户赖
以生存的家当，所谓“砸锅卖铁”者也。
甭管哪家，铁锅若有裂损，只要能修，宁
肯花点儿钱打上锔子（彼时有锔锅、锔
盆、锔碗的手艺人），也轻易不舍得废
弃。如此这般，哪有“废生铁”可言？

我遇见过喜欢举办抡花活动的好
事者，正月还没过，就到每家每户搜寻
生铁；且据其所言，连周边小村落也不
放过，好为下次做准备。但结果往往是，
快到年根儿，也所得无几，所以说很难
年年都能办成这抡花的盛事。

还有个原因，有一年出了个“舞台
事故”，令“举办方”颇为后怕。实情是：
因“摇杆人”太累需要进行“三班倒”，

“倒班”时，在杆子不停地晃动、笼子照
常转圈的同时，根据体力状况，随机上
去一人、撤下另一人。本来，换人的时
候，摇杆子的俩人需适当“给力”，从而
增大离心力，令拴铁笼的链子从此前一
直保持的约45度倾斜，得以适当升高，上
场或者下场的人可趁机弯着腰迅速地
跑进或跑出。而那次“交替”过程因没掌
握好“节奏”，结果被铁笼子连砸带烫，
肩膀伤得不轻。从那以后，我们这个村
子举办抡花活动的元气大伤，以致暂
停。

多少年来尤其一到元宵节，我常想
起那场事故，觉得这种欢庆方式的“安
全系数”值得怀疑，而且“现场”局面也
令人担忧；试想，观众围成圈，一旦链子
断裂或者脱钩儿，以及铁笼本身有可能
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故等等，都会造成
比那“伤肩”更严重的“场外事故”。

当然，说这话，绝非表明我有先见
之明。小时候是因为挤不进去，才不得
不在远处观看的。闻知老家这传统的春
节庆祝活动如今已成“过去时”，心里却
仍有几丝怀念。

【民间忆旧】

在我的老家山东莱阳，每年农历正
月十五都有做灯碗的习俗。所谓灯碗，
就是用豆面做成不同形状的面塑，上面
插上灯芯，浇上花生油，点燃了放在家
里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寓意。因为极
具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灯碗现已被列
为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莱阳豆面灯碗以我们日常生活常
见的豆面为主要原料，制作成形态各异
的灯碗，并通过做灯、送灯的形式，托物
寄情，寓意丰收喜庆，祈福美好生活。灯
碗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做十二月灯，
盏内放食用油点燃，视灯盏灭后盏内余
油多少来占卜来年十二个月的旱、涝情
况。这在一二百年前，其做法是可以理
解的，如清康熙年间《莱阳县志》记载:

“又做面盏十二照月序蒸之，以卜水
旱”，也就是说在康熙年间，莱阳就有面
制灯碗了。

灯碗习俗正是从元宵节花灯、烟火
的习俗演变而来，只是在莱阳，正月十
五的主角不是扎制的花灯，而是用豆面
捏制的灯碗，屋内庭院各处都会放上点
燃的灯碗，到处都在一片吉祥喜庆的光
亮之中。如今，花灯烟火已跳出了山沟，
进入官方组织的专题活动现场，而豆面
灯碗作为农民心灵的寄托，依然以它特
有的纯朴自然，悄悄地在每家每户生存

着。
莱阳豆面灯碗是以黄豆磨成的面

为主要原料，做灯前先用食用油和豆
面揉成面团，加油后的豆面很有筋力，
所以灯碗能够做得十分精细，而点燃
后能透出金黄色的光晕，也叫“金灯”。
普通简单的灯碗不改变面的本色，但
用于供奉祖宗家谱的喜庆用灯，则多
用彩色面制成。彩色面是将蔬菜汁或
颜色直接调和到豆面里，反复糅和，所
用色以红、绿、黄为主，其它色彩则为
点缀，整体上是一派大富大贵的调子，
好像古埃及人在制作好了的雕像上加
彩绘一样。

制作豆面灯碗，先要把面团捏制成
灯的雏形，然后利用梳子、剪刀、火柴
棒、竹片、绿豆、硬币等作为工具，进行
局部精细加工，像猪的头、龙的鳞、刺猬
的眼睛等等，整个捏制过程随意性很
强，基本上是边创作边制作，一气呵成，
作品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最后用火柴
棒缠上棉花做灯芯，插在灯碗上，一盏
可爱的豆面灯碗就做好了。

豆面灯碗的花样繁多，常见的有十
二属相灯、十二月灯、看场佬灯、福禄
寿灯、灶王爷灯、家禽走兽灯等二十余
种，各包含着不同的寓意。譬如捏一盏
狗灯放在大门口，能够看家护院，确保

平安；将马灯放进马厩则意喻来年马
壮无恙，点燃猪头灯则寓意猪肥满圈；
圣虫(蛇)灯放在窗台上，能够百毒不
侵……一些抽象的内容，如福禄寿禧，
则用相应的动物和植物来代替，取其
谐音或取其形体象征，蝙蝠灯取谐音
喻福，喜鹊灯取谐音喻喜，鸡灯则意喻
吉祥，求生育用莲子灯，取多子之意
等。

灯碗点过了以后就成“吃货”了。把
灯碗放进锅里蒸熟，不用品尝，光那出
锅的气味就让你垂涎三尺。你不能像
吃馒头那样大快朵颐，而是要切成条
条，在室外晾起来，干燥后打包收藏，
什么时候馋了才用之做菜犒劳一下。
一般是在锅里和萝卜、粉条一起煮，那
口感特棒。我的感觉是：除了吃肉，就
属这灯碗菜了。而每年的正月十六中
午，就是这道大菜，我记得小时候端上
这道菜时，一家人胃口大开，个个吃得
肚子圆圆。

后来进城了，母亲知道孩子们喜欢
这一口，做出来自己不舍得吃，晾干后
全让我们带走。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东
西多了，这灯碗竟然自消自灭了。真可
惜，这道菜而今只成为记忆了。

又到元宵节，我不馋水饺，更不爱
元宵，只想当年的灯碗菜！

莱阳灯碗 □徐爱清
【饮馔琐忆】

前不久我去东北探亲，在堂兄家里，发现了这张有些泛黄的解放初期
旧照。照片中前坐的是我的曾祖父，白须飘飘，服饰还是老一套的长袍马褂
瓜皮帽；后排是四位男女后生，右起依次为我的父亲、六叔、三姑和一位女
乡亲，他们身穿中山装，上衣口袋还插着钢笔，一派新社会的风格。

看到这张老照片，一股亲情的暖流涌入心田，我意识到这是一张珍贵
的照片，它再现了六十多年前父辈们闯荡青岛的生活片段，还有我从未谋
面的曾祖父。

岁月无情，照片中的人，如今只有三姑和六叔还在世。我的父辈是按照
叔伯兄弟（姐妹）排行的，他们同属一个祖父（即我的曾祖父）。三姑今年95
岁高龄，算是一位“老青岛”了。六叔也已经83岁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
大学毕业的他响应上级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从青岛迁居西安。

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我并未弄清楚，于是就打电话请教六叔。据六叔
回忆，这张照片大概是1951年拍摄的，地点在青岛市台东三路一家照相馆。
那一年，父亲32岁，在一个私营公司当会计，不到20岁的六叔则在一家工厂当学徒。说起来，解放前我父亲从老家乡下外出谋生，用
六叔的话来说，父亲脑瓜灵活，善于交际，人又勤奋，练得一手好毛笔字，还会双手打算盘。凭着这些本事，父亲搞经经营很有一套，
与人合伙做生意，从我们县城一直做到青岛市里，并安身落户。或许父亲认为，我的曾祖父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没有出出过远门，就
把他老人家从老家接到了青岛享受生活。有一天，六叔和那位女乡亲都来看望老人，父亲很高兴，就相约一起去附近的的照相馆，拍
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一张记录家史的旧照

【老照片】

□张所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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